
冰点特稿2022 年 8 月 31 日 星期三 本版编辑 / 杨杰

Tel：010-64098355 7
冰点特稿第1271期中青报·中青网见习记者 郭玉洁

2000 年 出 生 的 蒋 逸 雯 一 直 觉 得 自 己

是个“奇怪”的小孩，她很难把自己塞进

寻常的轨道。

小学三年级，她从四川转学到广东，

课上老师讲粤语，她听不懂，会直接举手

说“能不能说普通话？”初二暑假，她给

班主任打电话，大段陈述自己不想补课的

理由，把老师说得“脑子嗡嗡”，成了班

里唯一没补课的人。高中，她在班里稳居

前 3 名，但总在考试时哭。

“ 只 要 学 不 死 ， 就 往 死 里 学 ” 的 标

语 、 随 处 可 见 的 排 行 榜 、 不 断 播 放 的 铃

声，都让她难受。她说话慢条斯理，动作

也慢，但学校里干什么都要赶时间。宿舍

8 个人共用一个浴室，每晚共有 40 分钟洗

澡时间，别人用 5 分钟可以洗完，蒋逸雯

要用近 10 分钟，室友为此告到了班主任

那儿。

在那所“当地最好的”高中——资阳

中学，自习课上摄像头转动，一旦小动作

被捕捉到，全班都要多上一节课，原本单

周 只 有 一 天 的 假 期 又 少 45 分 钟 。 因 此 ，

高中同桌李玥阳很难扭头去关注蒋逸雯在

干什么。除了哭，蒋逸雯总在写日记，休

学后回去那段日子直接写“很想死”。初

中同学李美琪每周都会接到她从学校电话

亭打来的电话，一说就是半小时，话题越

来越集中——她俩都不想上学了。

2017 年 6 月 15 日 ， 在 经 历 了 休 学 、

转文科后，蒋逸雯还是无法适应。那天晚

自 习 下 课 ， 她 在 课 桌 上 给 老 师 留 下 一 封

信，混在走读生的队伍里，心情平静地离

开了学校。

“人是不一样的，不是吗？让他们卷

入 同 样 的 模 式 ， 用 同 样 的 标 准 去 要 求 他

们，是不公平的。”“我不奢望老师能够理

解我”“仅仅是接受它的存在就好了”。

母与女

詹敏在出差途中接到了女儿来电，女

儿说，在给学校的信里留了詹敏的电话。

詹 敏 说 ：“ 你 既 然 为 自 己 作 了 这 么 大 决

定 ， 就 不 该 留 我 的 电 话 。” 蒋 逸 雯 解 释 ：

“老师会觉得家长的话比较有分量。”詹敏

说：“那你就应该告诉他们，你家长的话

没有分量。”

这就是詹敏和蒋逸雯相处的方式。她

们常签书面协议，规定双方权利义务，例

如零花钱要怎么花。詹敏对孩子发了脾气

会道歉，从不逼她学不喜欢的东西，买来

书，也只是“鼓励”她读。蒋逸雯从小就

养成了维护自己权益的习惯。课上举手询

问 老 师 是 否 能 说 普 通 话 ， 詹 敏 觉 得 很 自

然，因为她一直是这么教的。

詹 敏 是 个 特 立 独 行 的 妈 妈 ， 她 生 于

1975 年 ， 中 专 毕 业 后 进 了 国 营 化 工 厂 做

机床维修，工厂倒闭后进光盘厂打工，自

己 花 钱 去 学 摄 影 、 英 语 、 计 算 机 。 2003
年她就买了台式电脑，那时候论坛很火，

2004 年 她 在 中 国 光 盘 论 坛 发 帖 ， 发 起 一

个“为乡村失学儿童捐款”的倡议，得到

几十人响应。詹敏就此开始了公益生涯。

她联系起这些人，拿到捐款，联系助学机

构，资助乡村孩子读书。再后来，詹敏和

另 一 位 创 始 人 一 起 发 起 了 “ 麦 田 计 划 ”，

又发展成麦田教育基金会。刚做公益时詹

敏收入比在工厂里低，而且那时把公益作

为 职 业 的 人 “ 少 之 又 少 ”。 几 乎 同 一 时

期，她和蒋逸雯的爸爸离了婚。

在蒋逸雯记忆里，五年级后，妈妈就

不再做饭。她初中时，一个月里有 20 天

詹 敏 都 在 外 地 出 差 ， 周 末 蒋 逸 雯 不 想 回

家，拿着 200 元零花钱在城市里游荡，去

电影院、咖啡馆、茶餐厅泡着。为了有人

陪 伴 ， 她 总 是 花 钱 请 同 学 吃 这 个 、 玩 那

个，有时甚至会找自己不喜欢的人玩。

李美琪蹭了她不少饭。她每次和蒋逸

雯一起回家，都觉得那“不像个家”，很

冷清，东西乱糟糟摆放着，厨房里也没有

开火必备的锅碗瓢盆。她印象最深刻的一

天是，她们两个小孩打算在蒋逸雯家做蛋

花汤，拿出一个鸡蛋，最后做得很难吃。

“很惨那种感觉，像两个乞丐”。 蒋逸雯

形成了缺乏安全感的性格。“缺爱这个话

题，从我们认识就在聊。”李美琪说。

但 是 ， 蒋 逸 雯 “ 站 在 妈 妈 的 肩 膀

上”，获得了超越同龄人的见识。詹敏身

处 公 益 圈 ， 身 边 有 很 多 “ 不 走 寻 常 路 的

人”，40 岁还保持着单身的女性、大学退

学的公益人。蒋逸雯和詹敏不够亲近，却

喜欢詹敏身边有思想的朋友，很小的时候

就和他们讨论哲学问题。这些成年人很尊

重蒋逸雯，一直用平等的姿态和她对话。

詹敏工作能力快速提高，成为别人眼

里 的 “ 女 强 人 ”，“ 麦 田 ” 发 展 成 一 个 在

90 多 个 城 市 有 志 愿 者 团 队 的 公 益 组 织 。

做公益的人收入不会太高，她们至今没有

房子，但蒋逸雯在高中前已出过国，参加

过徒步旅行、公益筹款，认识国内外的大

学生朋友，说一口流利的英语。初中时她

对李美琪说要学泰语，李美琪觉得新奇，

“从来没听说过”谁要学泰语。蒋逸雯记

得小学四年级时第一次跟着詹敏来到安徽

农村，这里新成立了一所麦田小学。她记

得，志愿者从大巴车上下来，“所有人都

认识我妈，所有人也都知道我”。

有同龄人羡慕她有这样开明的母亲。

但李美琪的妈妈不想让女儿和她玩。有次

她们出去，这位母亲在背后偷偷跟踪，李

美琪发现后，和她大吵一架。

“有大路不走，偏走小路”

听说蒋逸雯从学校逃走，她高一时的

班 主 任 “ 生 气 极 了 ”。 这 位 老 师 很 年 轻 ，

蒋逸雯是他带的第一届高中生。蒋逸雯高

一在理科班排 100 多名，按照资阳中学往

年的升学情况，如果保持住这个排名，她

能被一所“985”高校录取。他曾评价蒋

逸 雯 “ 太 淘 气 了 ！ 有 大 路 不 走 ， 偏 走 小

路。”

但蒋逸雯那封措辞工整、言辞恳切的

信在传递，这不是一个青春期少女的短暂

出逃，她做好了承担代价的准备。除了母

亲手机号，她留下家里的电话号，并附文

“明天我会尽量全天候在家等电话”。

詹敏的工作是资助贫困少年儿童完成

基 础 教 育 ， 自 己 的 女 儿 却 没 读 完 高 中 。

有同事言语间表达不理解，“不上学怎么

行呢，还是要上学啊”。但詹敏最终接受

女 儿 退 学 的 理 由 是 ，女 儿 学 习 能 力 很 强 ，

只 是 不 喜 欢 传 统 学 校 。她 提 醒 过 蒋 逸 雯 ，

家 里 没 有 条 件 让 她 出 国 ，“ 这 会 是 一 条 比

别人的路更难走的路，我没有任何资源能

给你。”

真实的世界向这个 17 岁的女孩徐徐

展开。

休学后她先去上海待了一阵子，在麦

田教育基金会的办公室住。起初她对金钱

没有概念，办公室其他工作人员做饭，她

也跟着吃，没掏过钱。直到有一天一个叔

叔跟她谈话，说她在这里住着，吃也不用

掏钱，住也不用掏钱，家务也不主动做。

蒋逸雯才意识到，这些小事都有成本。

正式退学后，她想去“环境好、有文

化底蕴”的小地方定居，最后“很随机”

定在了香格里拉，“觉得这里够偏僻了”。

她 把 行 李 寄 过 来 ， 找 了 客 栈 、 酒 吧 做 义

工，可以管食宿。

一 来 到 香 格 里 拉 ， 她 就 感 觉 舒 服 多

了。“这里的人、生活方式、空气，都让

我觉得，世界上真有这样的地方、这样的

生活啊。”前现代和后现代的元素在这里

交织。天空的蓝、草原和树林的绿、木头

和土地的黄，是香格里拉的三原色，建筑

低矮、视野开阔。当地少数民族居民和外

来定居者组成了一个多元社会，少数民族

语言和英语都能派上用场。这里的人身份

观念不强，宽容、松散。她在这里可以闲

逛 、 去 社 区 图 书 馆 自 学 、 去 和 僧 人 学 藏

语。而她为这个她眼中的“理想社会”承

受的代价是，来这第一天就遭遇了骚扰，

在手机屏幕这端看着对方说“要去开房”

之类的话，吓得腿抖。后来她平静地说，

这类事情“太多了”，“那也是我来到香格

里拉首先打开视野的一面”。

2019 年 前 ， 蒋 逸 雯 把 重 心 放 在 学 习

上 ， 没 有 太 多 目 的 性 ， 她 远 程 找 学 习 伙

伴，学法语、日语、中国文化，去非洲参加

公益项目——在当地社区给居民修厕所，

教他们卫生健康知识、制定管理洗手间的

方案。更多时候则纯粹是玩，时间长了，她

感觉自己像一个“没钱人家的富二代”，做

的事情都不为生存，“就剩开心了”。

她错过了高中毕业会考，没拿到高中

毕业证，坦然接受了这一点，“我既然拒

绝了高中的折磨，就不该索取高中学历的

保护。”2019 年 5 月，她和妈妈签订了一

份 《成 年 过 渡 时 期 权 利 法 案》，“2020 年

12 月 31 日失效”。其间，詹敏每月支付她

1800 元生活费、800 元的创业资金，拥有

她 10%的营业额所有权。这样的协议，从

初中开始，她们签了五六份，以前蒋逸雯

觉得自己是“甲方”，这次她很自觉地把

自己写成了“乙方”。

在詹敏看来，蒋逸雯要面临的最大问

题是生存。蒋逸雯听说一个朋友职高毕业

进了工厂，没什么爱好、不怎么花钱，已

经 要 买 房 了 ， 觉 得 “ 震 撼 ”。 她 的 性 格

中，“3 分钟”热度是常态。16 岁休学那

年，她在广州逛街时看到一块厚实的军绿

色 布 料 。 她 把 那 块 布 买 回 来 ， 没 有 缝 纫

机，自己画图，一针一针地缝，用了一个

月，做成了一件紧身“朋克风”夹克。詹

敏看了那个过程，看到女儿一次次犯错，

又打上补丁，很是感动。蒋逸雯爱上了服

装设计，它创造性强，灵感会在很多时候

到来：看到一幅画、一处风景。做衣服过

程 中 ， 蒋 逸 雯 心 会 很 静 ， 问 题 一 个 个 出

现，再一个个解决。这和她在学校的学习

状态完全不同。

2019 年 ， 她 “ 开 始 把 重 心 放 在 赚 钱

这件事上”。她去成都待了半年，一边学

服装设计，一边在一家青年旅社做前台。

她是个尽职尽责的前台，存下人生中第一

笔万元存款。

2021 年 1 月，蒋逸雯有了一间实体服

装工作室，年租金 8000 元。玻璃的墙面

和天花板下，蒋逸雯在 3 米长的工作台前

画图、制版、设计出 20 多件衣服，也根

据 客 户 要 求 定 制 ， 接 100 多 件 的 批 量 订

单。蓝天和红色土房在玻璃墙外形成一道

风景。她习惯起床后慢悠悠吃早饭、看新

闻 ， 12 点 来 到 这 ， 一 直 工 作 到 晚 上 11
点。剪裁的时候站着，缝纫的时候坐着，站

着的时候很多，有时她抬头看到镜子里的

自己，“像个裁缝”，她很喜欢这个样子。

蒋 逸 雯 内 心 始 终 有 很 强 的 “ 边 缘 ”

感，这投射在她的设计风格上。她喜欢带

有边疆文化、西域风格的设计，给自己的

品牌取名“关外”，“有一种漂泊感、不安

定感，有异乡人的感觉”，她一直觉得自

己就是这样的。

叛逆和和解

以前读高中时，蒋逸雯总在课上读课

外书，像避难一样逃进张爱玲、海子、泰

戈尔的世界。张爱玲能让她看到“痛苦生活

里的一点美”，海子和泰戈尔是她的两个极

端，代表绝望和美好。

在她不知道的地方，还有很多不能适

应 应 试 教 育 的 孩 子 逃 向 艺 术 。 在 衡 水 中

学，一个经历了休学、复学纠缠的女生最

终 在 大 学 选 择 了 “ 艺 术 教 育 ” 专 业 ， 她

说，她在艺术里才学会了认识自我、接纳

自我。

退学、去香格里拉、做独立服装设计

师，大家都觉得蒋逸雯是个叛逆的人，但

李美琪看到的相反，“她很缺爱，需要一

种稳定的东西。”很多人为了她的未来着

急，詹敏有同事会觉得，在蒋逸雯身上“还

没看到清晰的方向啊”。但李美琪，这位蒋

逸雯近 10 年的老朋友说，“这几年虽然她

没干什么实际的事，却是很有意义的一段

时间。”

最近两年，蒋逸雯发现自己不再那么

爱写作了。小时候她有强烈的成功渴望，

总觉得自己长大了“会是个名人”，她觉

得自己从小就早熟，“一切应该都会比别

人来得更早一些”。但这两年，蒋逸雯接

纳了自己是个普通人。

她和现在的男朋友在一起，有人很惊

讶，因为男朋友看上去“不爱玩”，是个

安分的人。但蒋逸雯和他在一起 3 年，感

情 稳 定 。 男 友 是 外 卖 员 ， 他 们 住 在 一 年

2000 多 元 租 金 的 公 租 房 里 。 蒋 逸 雯 热 衷

于布置这个家，设计缝制了门帘、垂布，

房间里五颜六色，她甚至给冰柜加上了一

个好看的罩子。

2021 年 年 初 ， 她 作 为 模 特 拍 了 一 组

成衣照片，她身高 1.7 米，身材瘦削，一

双丹凤眼，一对银色圆形大耳环、一头长

卷发。她穿着自己设计的深褐色丝绒材质

的 少 数 民 族 特 色 西 装 ， 站 在 香 格 里 拉 牧

场。1 月，牧场一片光秃的黄褐色，围栏

内依稀可见牛羊。她的设计风格从“街头

一点、酷一点”走向更沉稳的方向，越来

越偏爱厚实的布料，“也体现了我这几年

性格的变化”。

詹敏在反思对女儿的教育，“过分强

调独立”，让女儿感觉自己不被爱。詹敏

说，自己是个回避型的人，在打击教育中

长大，不擅长建立亲密关系，女儿 8 岁时

总黏她，但她会嫌烦，总甩开。现在想到

这些她很心痛。教育是她的工作，她不断

在学习和纠正自己。

蒋逸雯抛弃了传统学校，几年过去，

当时的班主任回想起她时曾说，“学校的

制度是理念和现实的平衡。”他想说理念

不一定能完全落地。

做了半辈子基础教育资助，没有人比

詹敏更懂得学校的意义。她知道，对于大

多 农 村 贫 困 孩 子 来 说 ， 多 上 一 年 的 学 ，

“不是简单知识量的叠加，而是学习能力几

何式地增长。”初中毕业生和高中毕业，哪

怕一样去工厂打工，后者抽象能力更强，就

更容易进入管理层。她见到过太多贫困山

区儿童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故事。

但 詹 敏 也 看 到 另 一 重 矛 盾 。 2010 年

之 后 ， 她 发 现 经 济 不 再 是 农 村 孩 子 教 育

中 最 大 的 问 题 。 以 前 学 校 推 荐 的 贫 困 学

生 ， 在 走 访 核 实 中 几 乎 百 分 百 能 被 认 定

为 贫 困 ， 但 现 在 ， 可 能 只 有 三 分 之 一 符

合 要 求 。 以 往 他 们 会 在 学 校 组 成 “ 麦 田

班 ”， 但 现 在 这 样 的 班 级 建 立 起 来 难 了 ，

人 数 凑 不 够 。 詹 敏 觉 得 ， 教 育 不 公 平 以

另一种方式表现出来，即教育内容的不公

平 。在 城 市 进 行 的 教 育 创 新 如 火 如 荼 ，游

学 营、实 践 课 很 多 ，乡 村 学 校 却 保 留 着 最

传统、最应试教育思维的教育方式。“小镇

做题家 ”“凤凰男 ”，这些标签都是对这些

孩子的一种伤害。

2021 年 ， 詹 敏 从 麦 田 教 育 基 金 会 离

职，想做教育内容上的创新。她来到云南

一所乡村中学，在初中一年 级 做 了 半 年

的 创 新 课 程 。 教 学 生 学 习 方 法 、 自 我 认

知 ， 还 设 计 了 “ 真 人 图 书 馆 ” 课 程 ， 邀

请 几 位 老 师 讲 自 己 怎 样 生 活 ， 怎 么 接 纳

自 己 ， 其 中 有 作 家 、 公 益 人 士 、 辞 职 旅

行的教师。

在课上，她让学生自由书写，看到一

个 女 孩 愤 怒 地 在 纸 上 狠 狠 划 拉 。 收 上 来

后，第一页看不清，第二页写着对老师的

辱骂——曾有位老师冤枉了她。这个女孩

家庭情况特殊，这次被冤枉的经历让她更

难和人相处，会踩别的同学书包。詹敏收

到那份作业，什么也没说，只是在上面写

“老师也曾经被人冤枉过，能体会到那种

很愤怒的感觉”。后来，她看到那个女生

一次不小心把同学的水杯撞倒，默默对着

水杯说了声“对不起”。

詹 敏 让 他 们 写 梦 想 。 收 到 的 答 案 有

“上清华大学”“让父母过上好生活”“把

教 养 刻 在 骨 子 里 ”。 有 学 生 问 詹 敏 ：“ 老

师 ， 你 为 什 么 这 么 宠 我 们 ？” 詹 敏 说 ：

“世界上就是有无缘无故的爱，不因为你

学 习 好 ， 也 不 因 为 你 长 得 漂 亮 ， 就 因 为

你是你。”

“在做自己喜欢的事”

蒋逸雯家庭中的三代女性都围绕着教

育打转。

外婆李春琴 88 岁了，生于物质匮乏

年代，15 岁才读了小学一年级，后来她

考上了大专，学校却被撤销，她被迫回乡

务农。李春琴不甘心这样的命运，在那个

年代，她近 30 岁还不结婚，到处做代课

老 师 。 有 人 休 产 假 ， 需 要 人 手 ， 她 就 顶

上， 等 人 返 岗 ， 她 “ 又 灰 溜 溜 地 回 来 ”，

几乎去了乡里每一所小学。乡里的人笑话

她。后来她做了 30 年老师，转成公办教

师，做了乡村小学校长、中学老师，教出

了县长。她有大学梦，“我一辈子就是想

读书啊”。

在詹敏看来，母亲把这种梦想全寄托

在姐姐身上。詹敏是被忽视着长大的。因

为没有姐姐学习好，好吃的都要给姐姐，

吵架了，“你是妹妹你要让着姐姐”。詹敏

初中毕业考试时是应届生中全校第一名，

但因为家里条件有限，父母选择让中考全

县 第 二 名 的 姐 姐 读 高 中 、 考 大 学 。 高 中

时，姐姐想学文科，被父母逼着学理科，

后来陷入抑郁，在家学习了一年半，没考

上 大 学 。 出 成 绩 第 二 天 姐 姐 就 吞 了 安 眠

药 ， 被 救 回 来 。 后 来 父 母 让 她 去 复 读 ，

她 嘴 上 答 应 下 来 ， 又 在 一 个 小 旅 馆 自 杀

一 次 。 被 救 回 来 后 ， 因 为 没 有 及 时 干 预

心 理 问 题 ， 病 情 愈 加 严 重 ， 时 不 时 会 狂

躁 、 打 人 。 姐 姐 最 后 终 生 服 药 ， 无 法 正

常工作生活，现在被 88 岁的母亲像小孩

一样照顾着。

姐 姐 成 了 家 族 里 “ 房 间 里 的 大 象 ”，

没有人敢提，但却在詹敏心里种下“很深

的恐惧”。在教育女儿过程中，她总担心

自己管错了，压制她，有时可能也走向另

一个方向，“自由有点过头了”。

詹敏的童年就在一所乡村小学度过。

她 看 到 了 母 亲 教 育 学 生 的 方 式 。2016 年

在上海出差时，她接到蒋逸雯的电话，说

要休学，詹敏第一反应是“我妈会怎么看

我，她会觉得我教育很失败。”

蒋 逸 雯 就 读 的 是 和 姨 妈 同 一 所 高

中 ， 高 中 时 由 外 婆 照 顾 。 外 婆 对 蒋 逸 雯

小 心 翼 翼 ， 比 如 “ 最 怕 她 把 自 己 锁 在 屋

里，最怕她哭”。蒋逸雯一哭，李春琴就

给 詹 敏 打 来 电 话 ， 很 慌 张 ，“ 她 又 哭 了 ，

怎 么 办 ”。 蒋 逸 雯 休 学 后 ， 外 婆 很 着 急 ，

她 不 断 给 詹 敏 打 电 话 ， 说 还 是 要 读 书 、

读大学。

但现在，外婆学会了外孙女那句话，

“她在做自己喜欢的事”。高中时蒋逸雯曾

想过，“我适应不了高中，是不是也意味

着适应不了社会”。詹敏不是没有这个担

心，但她觉得这个世界会有一些空间给像

蒋逸雯这样的人。詹敏想到自己，内向、

不擅长建立关系、对不认同的东西很难容

忍，但也走出了自己的路。

蒋 逸 雯 一 直 在 探 索 从 主 流 学 校 脱 离

的 孩 子 ， 怎 么 样 能 继 续 接 受 好 的 教 育 。

退 学 之 初 ， 蒋 逸 雯 参 考 英 国 “ 夏 山 学

校 ”， 线 上 发 起 了 “ 夏 山 计 划 ”。 夏 山 学

校 倡 导 因 材 施 教 ， 被 誉 为 “ 最 富 人 性 化

的快乐学校”。她招募到 7-8 名学员，每

人 收 取 了 约 200 元 ， 聘 请 了 两 位 导 师 ，

希 望 能 办 一 个 想 象 中 的 家 庭 式 学 校 ： 生

活 在 一 个 空 间 ， 自 主 规 划 课 程 ， 制 定 学

习 计 划 ， 请 导 师 来 教 。 计 划 进 行 了 一 个

月 ， 以 失 败 告 终 。 学 员 参 与 程 度 很 低 ，

几 乎 一 项 活 动 都 没 开 展 。 线 上 结 营 仪 式

上，有学员要求退钱。

2021 年 ， 蒋 逸 雯 自 考 了 云 南 师 范 大

学英语专科证书，今年又在考惠州学院服

装 设 计 与 工 程 的 本 科 学 位 ， 已 经 考 了 8
门。她想拿到学历，进而去申请更多服装

设计方面的学习机会。有人觉得她“兜了

一圈又回去了”，她知道不是，因为自考

很 适 合 她 ， 除 学 习 之 外 不 须 受 到 约 束 。

“不能让它把我绑住了，完全影响到我每

一天的生活了。”

她不期望自己的独立品牌能在多大范

围推广出去，但相信世界上有一群特定的

人是喜欢的。

现在，她很难靠服装设计养活自己，

手工成衣成本很高，一开始她给一件衣服

定价 1000 多元，没卖出去，后来渐渐放

低了价格。她常会接一些定制的订单，客

户提出的要求很具体，她不得不“做一些

自己都觉得不好看的衣服”。2021 年生意

最好的时候，她曾请过一个当地的裁缝做

帮手，但很快发现付不出工资，还是自己

来做了。最近两年她不再要妈妈给的生活

费 ， 有 时 要 靠 一 些 “ 不 喜 欢 ” 的 事 情 赚

钱，比如通过朋友介绍，给藏区的商业机

构写标书、项目书、报告。

但她从来没动过“如果没退学是怎么

样”的念头。詹敏想，女儿能知道自己喜

欢什么，并且一步步克服困难为此努力，

已经比很多同龄人要强。

李美琪后来高三也休了学，“太不开

心了”，一到学校附近就浑身紧张，她被

老 师 、 校 长 叫 去 谈 话 ， 说 “ 你 成 绩 这 么

好，不上学有点可惜”。后来她参加了高

考 ， 没 报 志 愿 。 打 了 一 阵 子 零 工 ， 发 传

单、做服务员，一个月赚 2000 元，发现

居 然 也 挺 开 心 。 后 来 父 母 说 可 以 送 她 出

国，从小没有零花钱的她很意外，她申请

了一所花钱较少的法国大学，但意外地来

到了适合自己的地方。这里有很多教育经

历坎坷的人，她舒展了很多。

一个有相似退学经历的人感叹：退学

这个圈子好“卷”，大家不是在工作就是

在 创 业 ， 有 21 岁 就 进 入 福 布 斯 UNDER
30 排行榜，还有 16 岁退学去办学校的。

蒋逸雯和李美 琪 都 觉 得 这 种 氛 围 很

荒 唐 。 李 美 琪 说 ：“ 既 然 选 了 退 学 这 条

路 ， 为 什 么 还 要 走 回 跟 别 人 ‘ 卷 ’ 的 道

路上？”

但 李 美 琪 在 承 担 着 选 择 的 代 价 ， 自

卑深藏在心里。在法国遇到一个中国人，

是上完高中、考了大学的，她立刻会想到

自己是“初中学历”，觉得自己不能适应

竞 争 ， 不 能 适 应 高 考 ， 是 不 是 因 为 自 己

“有什么问题”。

学霸退学后

今年 8 月，蒋逸雯给男友小胖过生日。

蒋逸雯和詹敏。 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

蒋逸雯精心布置的房间。 蒋逸雯和母亲签订的 《成年过渡时期权利法案》。

蒋逸雯（右一）和外婆（中）、表姐（左一）在一起。


